
《扶桑花與家園想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扶桑花與家園想像》

13位ISBN编号：9789866525445

10位ISBN编号：9866525449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群學

作者：張翰璧 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扶桑花與家園想像》

内容概要

本書分成三個主軸：「想像眷村」、「眷村生活的多樣性」以及「變遷中的家園」，再加上不可或缺
的三篇附錄。
在第一部分「想像眷村」中，吳忻怡從「書寫文本」的角度討論眷村文學。「眷村文學」這個名詞曾
零星出現在各別文章，但學術界與文學批評界卻缺乏較為統一的定義或內涵。吳忻怡嘗試從作者背景
、文章意圖、文本脈絡等三個面向，一一檢視其定義為「眷村文學」的適切性。
莊雪屏則指出，眷村相關報導的比例，每到選舉往往大幅成長，記者用公式化的「類型化說故事」方
法，蒐集新聞事件、評論並建構一個所欲達成的結構和內容，以深植在記者與編輯心中的劇本「建構
」出所謂的「眷村意象」，使報導落入可以預測的刻板情節。於是，眷村新聞的操作方式也就愈益老
調重彈，眷村「挺藍」、「老夫少妻」等刻版化印象，於焉產生。
另一方面，陳谷萍描述隨婚姻展開跨族群生活與建構生活網絡的女性，是如何從另一種角度建構眷村
的集體記憶，從相異的生活背景到集體生活，日漸發展出一套屬於女人之間的溝通模式，透過女性的
共通母職經驗與特殊經濟互助關係，使眷村婦女間的情誼得以超越原生的族群身分，並形塑眷村內特
殊的人際網絡。
在第二部分「眷村生活的多樣性」中，柯凱珮以大陳新村為例，說明還有一種眷村外的「村」。從軍
眷制度面來說，它們不算「眷村」，但從文化的角度觀察，卻和「眷村」形成有意義的類比與對照。
大陳人與一般人所認知的壟斷台灣多數政治社會資源的外省菁英，以及受到國防部補助的眷村居民，
有著相當差異。大陳人今天在台灣的成就，絕大部分得靠自己的努力與「拚命」才能獲得。
在第三部分「變遷中的家園」中，羅於陵描述「家園」的解體與重構：眷舍「私有化」，不僅代表眷
村的空間形式與意象產生巨大變革，也使原本分布在都市中央的塊狀、水平地景形式，在短時間內被
「毀滅式」地改造。原本靜態且封閉的眷村社區結構趨向複雜化，甚至也改變老眷村人及一般社會大
眾心目中的眷村印象，而且是永遠地改變。而柳慧燕則以四四南村的遷建（建成國宅的眷村標準範例
）為例，說明「眷村」不只屬於眷村居民，自興建到改建，他們的生活空間與內涵都受政治與社會的
強力干涉。
在「附錄」中，柯林斯（筆名）介紹「眷村」源流，從國家政策發展的角度，對眷村的興建、財務來
源、命名與分布等，清楚記錄「眷村」如何經過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切入「台灣社會」，成為台灣社
會發展不可忽略的現場。張茂桂則透過「族群學者」與「眷村子弟」的雙重觀點，在客觀立場外，感
性地道來眷村一二事。該文最重要的觀點，是從國際政治的架構中分析「眷村」意涵：因國際政治與
軍事對抗的緣故，必須冷漠牽動大量人口的遷移，但夾雜其間的卻是真實生命情感的出入，這是受到
大歷史影響的具體生命過程。而高有智則採訪幾位眷村文化保存工作者，從北到南、從台灣本島到離
島，只要曾有眷村的地方，就有他們付出耕耘的行跡；這些人來自不同領域、身處不同角落，藉由各
種方式，試圖喚起台灣社會對眷村文化保存運動的重視，台灣社會方能得知，原來不只「外省人」關
心眷村族群，也有河洛人、客家人，甚至還有外國人；這也打破了族群藩籬，如同眷村向來也不是單
純的「外省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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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吳忻怡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文化社會學、藝術社會學、族群關係與認同。好奇身分
認同的社會模塑，做了一些眷村文學的研究。關心文化生產的社會過程，寫了有關雲門舞集與台灣社
會變遷的博士論文。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台大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
曾意晶
曾任明道、曙光、竹中國文教師，現為全職媽媽。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
莊雪屏
TVBS電視台新聞部中部中心資深記者暨副組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畢業。資深政治線記者
，曾主跑立法院、外交及兩岸新聞等。
陳谷萍
現於個人設計工作室擔任室內設計工作。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畢業。
柯凱珮
國立花蓮教育學院（現為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現為國小教師。
羅於陵
現任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研究員。英國倫敦大學發展管理與規劃博士、
台大城鄉發展研究所碩士。
柳慧燕
現任柳慧燕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附錄
柯林斯
筆名。輔仁大學研究所畢業，著有多本眷村相關著作，現從事文史工作。
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博士（1984），曾任清大、台大社會學研究所
兼任教授，東吳大學兼任講座教授，《台灣社會學》主編，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08~2009）。編著
：《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國家政策，1989）、《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業 強，1993）、《兩岸
社會運動分析》（新自然，2003）、《國家與認同》（群學，2010）等。
高有智
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記者，畢業於台大新聞研究所、台大動物系，曾獲社會光明面新聞獎、學學文獎
、卓越新聞獎與吳舜文新聞獎，合著有《陪你一起慢慢走》、《我的小革命：相信夢想，相信自己內
在的力量》與《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等書。
主編者簡介
張翰璧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專長領域為東南亞客家、多元文化、族群經濟。
插畫者簡介
李侑叡
出生於雲林古坑的她，讀幼稚園時便喜四處遊走左鄰右舍間，並不忘在誇讚叔叔爺爺們泡一手好茶的
同時，藉機展示自己「每日一畫」的成果。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後，現為自由工作者，專長手繪
插畫，堅信藝術與美食是她到地球出差、旅行兼考察不可或缺的最佳良伴。我的部落
格blog.yam.com/rei2010
外台會簡介
社團法人「外省台灣人」協會成立於2004年3月總統大選後，站在進步公民團體的自主立場，立基於「
中介」、「促進轉化」的民間位置，進行「搭橋」以及增進理解與和解的社會與文化工作，提供一個
以人道、人權為基礎，跨黨派、跨兩岸，也能跨疆界的的省思觀點。我們透過文化工作，一方面讓社
會可以更看見「外省人」，一方面也促進多重角度、跨族群的「相互觀看」，希冀由人性的普遍關懷
及記憶的重建與反思，修補政治對立帶來的裂痕與傷口，讓族群議題可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均衡呈現，
為公民社會的尊重溝通與包容差異而貢獻力量。
部落格：amtorg-amtor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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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叢書總序——張茂桂
序言　「一二三，到台灣」：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張翰璧
第一部分　想像眷村
昨日的喧嘩：眷村文學與眷村——吳忻怡
記憶與遺忘：朱天心與利格拉樂．阿女烏文學創作裡的「眷村」——曾意晶
眷村意象：新聞的再現與社會建構——莊雪屏
第二部分　眷村生活的多樣性
跨族群的姊妹情誼：文化接觸下的眷村婦女生活網絡——陳谷萍
大陳村文化：形成、生活經驗與集體記憶——柯凱珮
第三部分　變遷中的家園
眷村：空間意義的賦與和再界定——羅於陵
想我眷村的朋友們：一個台灣囝仔的眷村探險記——柳慧燕
第四部分　附錄
「一二三、到台灣」：「眷村」的興建與改建——何鳳飛
想像台灣眷村一、二——張茂桂
眷村文化保存工作者群像——高有智
————————————————————————————————————————
序
序言
一二三、到台灣：扶桑花與家園想像　張翰璧（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看得見嗎？模糊的記憶中看見自己剪著短髮，在眷村的巷弄中，和玩伴們一邊唸著「一二三，
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陸」，一邊飛躍地跳著橡皮筋。依稀看見
扶桑花築起的「家」界，夏天盛開的朵朵大紅花，以及秋天撲鼻的桂花香，我記憶中家園的圍籬是「
扶桑花」。扶桑花是典型的熱帶花卉，也是台灣的公園或鄉間常見的圍籬植物，不但在緊密接觸的眷
村中區隔出「家」的空間界限，也為眷村記憶抹上一筆絢麗。扶桑花開的季節，不論大人小孩都感染
了好心情，媽媽們閒話種植心得並交換各自的品種，小孩則忙著在扶桑花叢間玩「躲貓貓」、摘花心
、吸花蜜、被處罰⋯⋯時間流轉中，扶桑花的品種愈來愈多、花開得愈來愈美，慢慢的，砌磚圍牆取
代了扶桑花圍籬，最後卻連同房子一起不見了⋯⋯這就是我記憶中的「家」：原本日漸成形，轉眼間
卻整個消逝！那麼，其他人的記憶與想像又是什麼？似乎大不相同，卻又各取所需。現在，當我們要
正經討論或自由回想「扶桑」或「竹」籬笆時，赫然發現「它」不在了，建築物拆了、老人凋零了、
第二代遷居了⋯⋯我終於知道，時間，看得見。
「眷村」是什麼？是歷史的產物，也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正因「眷村」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立場、在不同的場合，聊聊眷村的經驗。然而編輯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跨越「
日常生活」來聊眷村事，在知識層次討論「眷村」及其相關議題。本書選了十篇文章，作者們從不同
的學科背景、用不同的書寫方式，描述、說明或建構「眷村」的意涵，作者們不見得都有眷村的生長
經驗，也不盡然是所謂「外省第Ｎ代」身分，他們只是單純從個人關懷與不同學科立場出發，告訴讀
者他們眼中的「眷村」。
本書的編輯主要分成三個主軸：「想像眷村」、「眷村生活的多樣性」以及「變遷中的家園」，加上
不可或缺的三篇附錄。
想像眷村
「眷村」記憶了什麼？記憶有許多載體：(1)口述傳統；(2)歷史文件或回憶錄等；(3)影像、照片或雕
像；(4)儀式；(5)空間等。記憶和歷史似乎都不甚客觀，兩者都是我們對「過去」有意識或無意識的
選擇、詮釋，甚或扭曲，而且這些記憶的建構與想像過程都涉及詮釋者的社會脈絡。換言之，記憶是
由社會團體所建構，社會團體決定什麼值得懷念和它將如何被記得。團體成員認同他們所屬團體的重
大事件，他們記得這些是∕不是他們親身經歷的事件，甚至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本書作者之一吳
忻怡從「書寫文本」的角度討論眷村文學，「眷村文學」這個名詞曾零星出現在各別文章，學術界與
文學批評界卻缺乏較為統一的定義或內涵。忻怡嘗試從作者背景、文章意圖、文本脈絡等三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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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檢視其定義為「眷村文學」的適切性。除了檢視「眷村文學」的定義，呈現眷村族群與眷村文學
的多樣化與多元性外，也將書寫過程視為一種文化實踐，希望因著這樣的書寫，讓眷村人珍視、保有
生命經驗，也讓非眷村人看見同樣真實而值得尊重的生活過程。不管是漳州人、泉州人、福佬人、客
家人，還是本省人、外省人、眷村人，每種人群分類背後，除了隱含對我族的認同、對他者的疑懼，
也同時包括一段又一段落地生根的艱辛歷程。這個辛苦而費時的在地化過程，從來就不簡單，也絕對
不只一種固定的模式。眷村人透過眷村文學訴說的當然只是其中一種，但絕對值得認真對待與理解。
然而，「眷村」文本不等於真實生活中的「眷村」，這個空間提供眷村內∕外的人不同想像與詮釋，
即使同是眷村內的生活者，建構的眷村經驗也大不相同，更不必然承襲父系的族群認同。曾意晶的文
章就是要處理不同的生活經驗如何反映在「眷村文學」中，成為「眷村內∕外」成員的部分集體記憶
。成長於「眷村」的外省作家，諸如袁瓊瓊、蘇偉貞、張大春、張國立、蕭颯等，往往將眷村經驗反
映在初期書寫的舞台，不論是瑣記兒女的愛戀心事、鄰里是非，到辯證家國歷史、反思記憶想像或操
演情欲政治；在此同時，眷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習性、經歷的歷史事件，與外省族群散發的氣息或性格
，也由作家一併建構於文本中。呈現在作家文本中的眷村經驗，可說是一種族群歷史的再創造。當然
，這種文化歷史的創新也具有內在的差異，就如意晶文章後半段對利格拉樂．阿女烏「弱勢中的弱勢
」的經驗描述，挑戰「眷村」=「外省人」的錯誤刻板印象，也展現眷村經驗中交織的族群（外省與
原住民）、階級（父親的軍階）、性別（父系與母系）等經驗。
如果「眷村」文學呈現竹籬笆裡的差異與多樣性，則圍籬外的人又如何想像「眷村」？莊雪屏指出，
平時有關眷村的議題很少擠上報紙版面，弔詭的是，眷村相關報導的比例每到選舉往往大幅成長。記
者用公式化的「類型化說故事」方法，蒐集新聞事件、評論並建構一個所欲達成的結構和內容，使報
導落入可以預測的刻板情節。甚至不論資深記者或年輕記者，總會跟隨原先的公式，運用標準化的想
像、陳腔濫調的角度和觀點，以及早已深植記者與編輯心中的劇本，「建構」所謂的「眷村意象」。
於是，眷村新聞的操作方式也就愈益老調重彈，眷村「挺藍」、「老夫少妻」等刻版化印象於焉產生
。具象與空間意義上的「眷村」逐漸在台灣地表消失，但因媒體習於將眷村題材與政治產生關聯，而
衍生了族群關係上無限推演的抽象等號：「眷村」＝「外省人」＝「泛藍」＝「親中」＝「統一」＝
「賣台」⋯⋯。上述「政治同質性」意象的建構與立場推演，使閱聽大眾只注意到眷村的「政治性格
」，卻忽略眷村內部的「社會性格」。在媒體操作上，「眷村」成為封閉的「族群之島」，實質的社
會基礎（空間的逐漸消失、世代的更迭等）雖日漸消失，抽象的政治界限卻依然存在。如果媒體與社
會大眾能以「不了解『眷村』，就不了解台灣社會」的新視角，重新解讀「眷村」、重探眷村的社會
性，會發現眷村絕不僅止於我們以前理解的眷村。
眷村生活的多樣性
事實上，「眷村」不只是眷村，眷村內也不只雄壯威武的男性，眷村的特殊在於人文薈萃，包容南腔
北調，也融合各省風俗，藉由男主人的同袍之誼，外省、本省、客家及原住民媽媽的和諧相處，眷屬
們進入眷村也感受到丈夫們「親愛精誠」的情操；在初為人婦與人母之際，為了生活所需及延續生命
，彼此在遠親不如近鄰的實踐下也互相扶持、守望相助，親如家人，所以眷村特別有人情味。眷村獨
特的群體融合，安慰了軍人的思鄉情切，也共同撫育在台土生土長的「二世祖」（眷村第二代），此
後再也沒有「何處是家鄉」的感慨，取而代之的是子女教養的話題，也就是有妻有子的家庭意識。
陳谷萍描述這些隨婚姻展開跨族群生活與建構生活網絡的女性，是如何從另一種角度建構眷村的集體
記憶。這群具有不同地域、族群背景的婦女，進入國家體制集體生活的過程是：在她們的生命周期裡
，歷經路徑相似的生活樣貌，從相異的生活背景到集體生活，她們日漸發展出一套屬於女人之間的溝
通模式，透過女性的共通母職經驗與特殊經濟互助關係，使眷村婦女間的情誼得以超越原生的族群身
分，並形塑眷村內特殊的人際網絡。透過眷村女性的生活經驗，從女性的位置發聲，彰顯眷村女性的
生命能動力。
然而還有一種村，是眷村外的「村」。它們從軍眷制度面來說不算「眷村」，但從文化的角度觀察，
他們和「眷村」又形成有意義的類比與對照，例如寶藏巖、大陳新村、一些退輔會安置榮民的集體農
場（梨山、清境農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政權，但仍保有海南島、金門、馬祖以及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島、大陳島。爾後
國民政府的軍隊陸續撤出海南島與舟山群島，大陳島變成國民政府在最北邊的重要軍事基地。柯凱珮
以大陳新村為例，說明全台大陳新村的規畫與分布，主要是依據大陳居民原本的職業加以分配，捕漁
維生的居民分配在花蓮、台東、宜蘭和高雄四個縣分靠海的地區；農墾為業的居民則集中在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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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在這批移民中人數較少，分配至台北縣、新竹、南投。根據調查，大陳義胞人數約一萬八千兩
百多人，身分皆為平民百姓，與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隨行的軍隊眷屬形態
不同。
在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浪潮下，大陳居民不諱言這對自己的「外省」族群身分造成衝擊，社會上對本省
∕外省的區隔，雖更明確定位大陳人雖屬於一九四九年之後來台的外省族群，但其實大陳人與一般人
認知的壟斷台灣多數政治社會資源的外省菁英，以及受到國防部補助的眷村居民有著相當差異，他們
早期雖獲得政府的「義胞」安置，但大陳人今天在台灣的成就，絕大部分得靠自己的努力與「拚命」
才能獲得。
變遷中的家園
述說完眷村文學（眷村內部生命史）、媒體眷村意象（從眷村外部投注的凝視），並從女性與「村外
村」（大陳新村）的觀點呈現眷村文化與集體記憶的多樣性，接著就是社會變遷中的「眷村」：「家
園」經歷怎樣的變化？「籬笆隔絕了外界」，不對，應該說是籬笆內的人情味吸引著每個成員，這向
心力不但使軀體附著其上，也使每個人的心圍繞於其間。這道藩籬使人有家的歸屬感，卻也禁錮了想
飛的心。無論一世祖或二世祖，幾乎沒人敢想像眷村四周藩籬拆除的景象，因為眷村是純化度極高的
社區，也是一世祖解甲歸田後僅剩的一塊角落。說透了些，一世祖們一輩子在軍隊與眷村這兩點一線
之間移動，單純到已無力再適應籬笆外的生活，籬笆內不但是人，還有心。另一方面，所有人幾乎都
認為應拆除那突兀存在社會中三十餘年的低矮眷舍，使每個人都融入主流社會；而人丁越來越興旺（
眷村第三代也誕生了），原有眷舍不敷需求；同時也要改變眷村等於落後及被遺棄的社會觀感。
一九七○年代，因「私有化」成為重要政策方向，使「眷村社會」進一步面臨變遷與複雜化。羅於陵
描述「家園」的解體與重構：眷舍「私有化」不僅代表眷村的空間形式與意象產生巨大變革，也使原
本分布在都市中央的塊狀、水平地景形式，在短時間內被「毀滅式」地改造。原有的眷村空間意象正
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展現「現代性」的高層集合國宅社區，重要的是，「私有化」使原本靜態且
封閉的眷村社區結構趨向複雜化，甚至也改變老眷村人及一般社會大眾心目中的眷村印象，而且是永
遠地改變。
眷村空間形式的改變，不僅使內部結構變得複雜，在改建為國宅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分別以兩種不
同基礎（自治會和眷權會）為首的社會動員，其要求介入眷村改建過程的行為，給予規劃單位極大的
壓力，甚至發生「強住國宅」等集體抗爭事件。在改建過程的社會動員中，我們觀察到不同世代的眷
村成員在社會結構和認知上的差異，以及一種跨越軍階而普遍存在的「受難的」文化經驗。眷村的社
會和空間似乎正處於轉化的歷史時刻，而在改造的過程中，「眷村」的既有社會網絡和文化經驗是否
面臨解體危機？早年台灣社會對「眷村」的刻板印象是否會隨著眷村環境的變遷而產生變化？眷村內
部又實際產生什麼改變本質的化學作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了眷村意象再解讀的素材，用以捕
捉並描繪新舊眷村在歷經變遷時的不同面貌。
「眷村」改建了，「眷村文化」也不同了。柳慧燕以四四南村的遷建（建成國宅的眷村標準範例）為
例，說明「眷村」不只屬於眷村居民，自興建到改建，他們的生活空間與內涵都受政治與社會的強力
干涉。其中耐人尋味的，不是改建後老眷戶在空間使用及鄰里關係上的改變，而是相較於其他眷改案
例（或眷改基地），「四四南村」竟引起社會各階層、領域的廣泛討論；我們在此看到可能干預一個
民間社群的所有力量：政府、文化保存及建築規劃等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外籍人士、眷村原眷戶、
學校教育單位、媒體、關心眷村議題的市民等。即使對整個都市計畫來說，眷村實質空間環境有必要
改善，但我們也不能賦予主流族群這種權力：使其以強勢態度將已漸趨邊緣化的眷村族群，固鎖在一
個封閉的界限中，不論這個封閉的形式是指消極的任其頹敗傾倒，或積極以毀滅手法進行改造。其中
最可議的是整個眷改政策擬定的動機和其操作的方式。眷村不一定要被這麼巨大的力量，改造成我們
如今所見的異質化居住形式。
籬笆終於倒了，國宅大樓拔地而起，群體融合悄然再現，不同於前次一世祖籬笆裡的內聚性，這次則
是外向型的二世祖與外界融合；一顆顆育成的珍珠落在大海的各個角落，而養珠的老蚌只能拄著柺杖
、獨坐在午後的大樓中庭。當初籬笆的築成代表落地生根建立家園，如今有形的籬笆或許倒了，但心
中那道守護家園三、四十年的藩籬卻永遠存在。
不了解眷村，就難以完整說明與研究台灣的歷史。「眷村」一詞從何時被正式使用？學理上沒有完整
的解釋，有的只是官方法規對「眷村」的若干定義。「眷村」集體聚落的意象其實廣泛存在於許多行
業，但國府部隊形成的眷村數量與人口實在過於龐大，與台灣社會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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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術社群也就習慣把「眷村」與「軍隊」劃上等號，研究眷村也等於同時研究一部分的台灣現代社
會史與軍事史，著實有令人著迷的魅力及吸引力。柯林斯（筆名）介紹「眷村」源流，從國家政策發
展的角度，對眷村的興建、財務來源、命名與分布等，清楚記錄「眷村」如何經過由上而下的政策推
動切入「台灣社會」，成為台灣社會發展不可忽略的現場。
相對於柯林斯的文章，張茂桂則透過「族群學者」與「眷村子弟」的雙重觀點，在客觀立場外，感性
地娓娓道來眷村一二事。該文最重要的觀點，是從國際政治的架構中分析「眷村」意涵：因國際政治
與軍事對抗的緣故，必須冷漠牽動大量人口的遷移，但夾雜其間的卻是真實生命情感的出入，這是受
到大歷史影響的具體生命過程。眷村確實是在國共戰爭下，經過軍隊與政府的安頓規劃，藉助民間「
捐助」等種種條件，所進行的一種「落地生根」的「造家」，也是「造村」。在此空間裡，鄉親與故
舊、軍人與百姓、男人與女人，因種種幾近「不可能」的劫後餘生機緣而聚在一起，共同構築一個「
臨時」卻又「情感緊密」的生育和養育空間，大家共同形構「眷村」的內涵，並經由「眷村」推動族
群融合，書寫台灣歷史。
相對於眷村改建導致解體，眷村保存運動則展現將「眷村」視為「台灣史」一部分的積極力量。高有
智採訪幾位眷村文化保存工作者，當時人數雖不多，但從北到南、從台灣本島到離島，只要曾有眷村
的地方，就有他們付出耕耘的行跡；這些人來自不同領域、身處不同角落，藉由各種方式，試圖喚起
台灣社會對眷村文化保存運動的重視，台灣社會方能得知，原來不只「外省人」關心眷村族群，也有
河洛人、客家人，甚至還有外國人；這也打破了族群藩籬，如同眷村向來也不是單純「外省人」的家
庭。眷村文化工作者的熱情，讓眷村文化沒有就此消失，這是對眷村回憶的眷戀，也是對文化保存的
眷念，這共同見證眷村文化保存工作的跨越性意義，也說明「籬笆」（不管是竹籬笆或扶桑花圍籬）
是籬笆內∕外的人共同建構出的台灣文化，也是台灣所有人記憶的一部分。
時間看得見！圍籬的拆除就像從台灣地理空間上拔除「眷村」，眷村第一代逐漸老化與凋零，加速具
體「眷村」符號的消失，也說明族群融合（或是「外省人」的在地化）的發展在持續進行。然而上述
過程中，台灣社會失去的是過去六十年來曾真實存在於這個社會、於你我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如果我
們不能正視這曾經存在於這個社會中的「過去」，「歷史」將離我們愈來愈遠。
歷史是通過不同的個人經驗對話而形成，只有傾聽大眾的聲音，才能了解與人民息息相關的過去。然
而，當眷村逐漸拆除，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過去」？如何讓自己與「過去」產生連結？甚至
，用什麼方式能再現「過去」？本書是在此題旨之下的一次嘗試，這些文章或有各自的記憶框架與觀
點，但我們希望書中所表現與建構的內容，不僅僅是「眷村」與「眷村生活」，也將是對「台灣」與
「台灣社會」的一次呈現。
————————————————————————————————————————
前言
昨日的喧嘩　眷村文學與眷村/吳忻怡（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這些人在原本應該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與衝突，漫無目的遊蕩，失去座標，成為地球永遠的漂浮者，
切斷在生命光譜的兩極，恐怖到像無止盡的懲罰。時時刻刻宜乎問：鄉關何處？正是薩依德《鄉關何
處》，記錄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蘇偉貞〈眷村的盡頭〉（二○○四）
一九九六年，我在碩士論文《「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第一段寫道：「可能
是在台北市的南機場，或者台南市的長榮路旁、高雄的左營地區，甚或是台灣省的每個都市裡，你看
見一大片低矮灰暗的房子，對應著四周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寬廣馬路，透露著一股迥異於現代化社
區的氣息。若想走進去一探究竟，也許會看見『光復大陸』的標語，也許會聽見帶有四川或浙江等各
省口音的國語，更可能看見臂膀上留有『反共抗俄』這類刺青的老人。是的，就是這裡了，這就是政
府遷台後形成的特殊人文景觀—眷村。」時隔十多年後，重新回顧這段文字，企圖再次準確爬梳「眷
村文學」，才發現自己的文字也落入歷史進程，成為過時的描述。不管是台南的長榮路，還是高雄的
左營地區，那些幽暗狹小的村舍聚落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式高聳的集合式住宅，簇新偉岸的社
區大樓。眷村，在一九九○年代末期經歷是否全面改建的關鍵時刻後，逐漸被拆毀、重建，轉型為新
的社區型態。而大部分的眷村人，也果真如我碩士論文的喟嘆：「一旦改建政策付諸實現，所有有過
眷村經驗的人都將失去回憶眷村生活的實際場景。」失去他們的台灣原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記錄
眷村族群生活、歷史風貌、人物場景的眷村文學，在傳遞族群記憶、打造族群認同的功能上，無疑將
扮演更為不同、吃重、複雜的角色；也值得用更細緻的方式，來理解台灣文學中獨特的一支—眷村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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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眷村文學？
文學類型的創生過程
在進一步研究「眷村文學」的特定內涵前，必須先釐清何謂眷村文學。早先的台灣當代文學評論與分
析專書，如彭瑞金代表作《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並不把「眷村文學」當成特定的文學類別或寫
作題型。也就是「眷村文學」這個名詞雖曾零星出現在各別文章，例如張大春為朱天心《想我眷村的
兄弟們》作序的〈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裡的時間角力〉提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不該只被
看成是『眷村文學』的代表作」，但學術界與文學批評界對此則沒有較為統一的定義或內涵。
最早嘗試對「眷村文學」做學術定性的，應屬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齊邦媛。一九九一年十月，《聯合報
》副刊連載齊教授的〈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文中提到：「最近五年來，一些眷村生長的
作家，以眷村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連續出版，暫時可被稱為眷村文學，不免令人聯想到一九六○年
代的軍中作家和反共懷鄉文學。」從齊教授的觀點來看，「眷村文學」與「反共懷鄉文學」能產生連
結，重點在於寫作者的「外省人」身分。因著一九四九年前後跨越台灣海峽的遷徙，第一代外省籍作
家開發了所謂的「懷鄉文學」以及後續的「探親文學」；而繼承父親籍貫的眷村第二代，則在台灣這
片土地上、在特殊的眷村環境中，創生了「眷村文學」。齊邦媛認為，「眷村文學」的核心概念是「
軍人族群的二度辭鄉」，同時「兩代文學之間，相同之處甚少，這辭鄉的心情也許是唯一相同之處。
反共懷鄉文學和眷村文學都是在度過成長歲月的家園消失之際，以辭鄉的心情，塑造出追憶的容顏。
」
在這篇以「鄉愁」為核心概念的分析中，齊邦媛勾勒出「眷村文學」這個文學類型，以及此文學類型
的幾個重要特色，包括：強調眷村的聚散是因「緣」而起、多描寫眷村生活的困境與叛離、勾勒眷村
父親形象的蛻變、偏重角色人物離開與回歸眷村的描寫，以及凸顯鄉愁的捨棄與超越等等。這樣的重
點鋪陳，首次讓一般讀者得以大致一窺所謂「眷村文學」的面貌。然而在齊教授的文章中，讀者雖能
透過她篩選出的作家與少數文本節錄，來了解「眷村文學」的寫作內容，卻仍難以對「何謂眷村文學
」做更系統性、知識性的理解。因此，在齊邦媛教授的分析基礎上，我們不妨更進一步從作者背景、
文章意圖、文本脈絡等三個面向，一一檢視其作為「眷村文學」定義的適切性。
眷村文學的界定
首先，就作者的背景來看，曾在創作過程中選擇以眷村為題材者，幾乎都是眷村出身或與眷村有密切
接觸的外省籍作家。與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政府來台，並身處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氛圍下的第一代
外省籍「反共作家」（如陳紀瀅、姜貴）、「軍中文藝作家」（如朱西甯、司馬中原、管管、張拓蕪
）等不同，大部分處理眷村題材的作家多是在台灣出生或從小就隨親人來台，並以眷村為成長環境的
所謂「外省第二代」，這點和齊邦媛教授的觀察非常一致。從早期的張曉風、愛亞，到中期的孫瑋芒
、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蘇偉貞，到更年輕的向鴻全等，他們經歷眷村的生活方式並深受影響。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生活經驗、人格養成、文字語彙使用方式等面向上，作家們雖然受到眷村生活
不同程度的影響，卻不一定會表現於所有作品中，有時甚至刻意排除在外。換言之，創作題材的多樣
性，使作家的出身背景不足以作為固定的分類標準，無法因為作者具有眷村生活經驗，就將其作品包
含於「眷村文學」。
再就文學文本來看，牽涉眷村概念的各式各樣文學作品（包括散文、小說、劇本等形式），也包含各
式各樣的作者意圖。有的只是對個人生命史做一番懷舊的巡禮（如朱天心《未了》）；有的希望為自
己所經歷去而不復返的年代，做些文字上的紀錄（如蘇偉貞《離開同方》）；有的積極從自己的經驗
出發，希望檢視眷村族群的共通性與共同記憶（如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但在更多作品中
，眷村只是說故事的背景（如朱天文〈小畢的故事〉、愛亞《曾經》、張大春《我妹妹》），只是作
家勾勒的文學場景。如果我們只以某個單一意圖作為文學分類標準，將失去從眾多文本中精緻掌握其
敘事結構的機會；這也將使我們不易掌握作品中，那些如評論者林芳玫所說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積
極地體驗並感受到的情感元素」，而喪失精確掌握「眷村文學」內涵的機會。
因此，在進一步論述「眷村文學」的特性之前，我們必須對「眷村文學」這個文學類型做一些定性的
工作。在分析了以作者背景、作者意圖為分類原則之不足後，這裡將提出另一個較為適於分析的分類
原則：文本脈絡。也就是說，凡是在行文中提到眷村中之人、事、物、生活形態、文化，或以之為主
體，或以之為情節背景的散文、小說、劇本，都可以包括在「眷村文學」此一類型中。
事實上，以眷村為創作題材，且具一定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最主要還是出現在一九八○年代末期之後
。也就是前述那些在眷村中成長的外省第二代作家逐漸立足於文壇之後，才慢慢有了較為完整且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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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性的作品出現。在此之前，讀者大眾也不難在一般的報紙副刊或文藝雜誌上看到一些與眷村生活有
關的散文作品（如希代出版社所集結之《我從眷村來》），但這些文章大部分只是一些作者生活於眷
村之中的感言，或是對於眷村日常生活的零星描述、個人的所思所感，而非以「眷村」作為文學表達
的重點。另外有些作品以極小比例來描述眷村，目的可能用來作為對比，或較為工具性地用來鋪陳、
連結該文的情節（如朱天心之〈新黨十九日〉），眷村完全不是創作的焦點，則可以稱為「文學中的
眷村」。因此本文討論的範圍，雖然也將早期有關眷村的散文納入，並參考其他相關「文學中的眷村
」，以力求論述的完整性。但必須強調的是，直到朱天心、朱天文、張大春、蘇偉貞、張啟疆等具有
眷村生活背景的世代，在文學創作的領域逐漸成熟、立足後，「眷村文學」才正式展開新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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